
印刷单位：广东南方报业传媒控股有限公司印务分公司 发送对象：南海区狮山镇文化义工、社区文化建设人员和社区文化建设参与单位（内部） 印数：60000册

树本周讯
2019年3月21日

责编：谭碧韵 美编：霍笑芬1616 文笔塔

初 春 ，乍 暖 还 寒 。 屋 前

的桂树开花了，芬芳氤氲，香

气 袭 人 。 看 到 这 桂 花 ，我 不

由得想起娘家的桂花来。

娘 家 屋 边 ，挺 立 着 一 株

一 年 四 季 都 开 花 的 桂 树 ，那

是母亲多年前栽种的。她说

喜 欢 桂 花 的 朴 实 、芳 香 、清

新。

母 亲 长 得 不 算 漂 亮 ，性

格 文 静 、温 柔 。 她 极 少 打 骂

子女，结婚几十年，从未和家

婆、妯娌争吵过。

她 聪 明 好 学 。 读 书 时 成

绩优异，刚上初中，因家庭经

济 困 难 而 辍 学 。 后 来 ，校 长

推 荐 她 当 民 办 老 师 ，不 久 因

表现突出转为公办教师。上

世 纪 60 年 代 ，国 家 处 于 困 难

时期，动员一些教师、工人回

乡 务 农 ，她 积 极 响 应 。 之 后

断断续续做过民办和代课教

师 ，期 间 参 加 教 师 普 通 话 知

识 考 试 ，年 逾 四 十 的 她 考 了

全镇第二名。

她 为 人 善 良 、宽 容 。 回

乡务农其间，她做过农民、代

课老师、饲养员，但她从未埋

怨 过 命 运 的 不 公 ，只 是 默 默

承受。

她 不 善 交 际 ，朋 友 不 多 ，

家人、亲戚就是她的朋友。

她 疼 爱 儿 女 。 上 世 纪 80

年 代 初 ，作 为 大 队 养 猪 场 场

长 的 她 到 县 城 开 会 ，回 来 时

带了美味的腊肠。原来这腊

肠是她在会议结束聚餐时舍

不得吃，偷偷带回来的。

当 她 打 开 用 报 纸 层 层 包

裹的腊肠时，香气扑鼻而来，

让平时难得有肉吃的我们姐

弟四人垂涎欲滴。

母 亲 从 油 腻 的 报 纸 中 拿

出 腊 肠 ，用 刀 切 成 四 份 分 给

我 们 ，她 自 己 一 点 也 没 吃 。

看到我们吃得津津有味的样

子，她开心地笑了。

她 总 是 为 别 人 着 想 ，从

不 想 麻 烦 别 人 。 2016 年 10

月，全国各地刮起“民办教师

摸 底 登 记 ”之 风 。 听 到 这 消

息 ，母 亲 喜 形 于 色 。 但 当 听

说“摸底登记”要找三个证明

人 ，这 些 证 明 人 必 须 是 被 证

明者曾经的同事或任课学校

所 属 的 乡 镇 领 导 时 ，她 喜 悦

的脸色顿时黯淡下来。母亲

五 十 几 年 前 做 教 师 ，那 时 20

多岁，现在已经七十几岁了，

同 事 早 已 各 散 东 西 ，没 有 来

往 ，他 们 是 否 在 人 世 尚 不 清

楚 ，去 哪 里 找 这 样 的 三 个 证

明人？

她 叹 了 口 气 说 ：太 麻 烦 ，

算了。

我 知 她 是 不 想 麻 烦 我

们 ，但 内 心 是 希 望 办 成 此 事

的 ，于 是 斩 钉 截 铁 地 说 ：“ 不

要放弃。相信像妈妈这种情

况 的 不 止 一 个 ，办 法 总 比 困

难多，大家再想想。”

后 来 ，经 过 多 渠 道 寻 找 ，

终 于 找 到 三 个 证 明 人 ，帮 母

亲完成了民办教师摸底登记

工作。带母亲去登记填表的

那 天 ，她 见 到 了 多 年 不 见 的

同事，还一起吃了饭，高兴得

合不拢嘴。

前 年 中 秋 ，我 们 姐 弟 几

家人照例回娘家过节。吃过

晚饭，我们上二楼阳台赏月。

一轮圆月挂在天幕，给大

地 洒下银色的清辉。桌上摆

满的月饼、水果、炒石螺等食

物 发 出 诱 人 的 香 气 ，刺 激 味

蕾；阳台下桂花散发出的阵阵

芳香，沁人心脾。桌子周围，

挤满了一大家子四代人。大

家欢声笑语，乐也融融。没想

到，这个中秋是母亲和我们过

的最后一个中秋节。

中 秋 节 后 不 久 ，母 亲 因

腹 水 去 住 院 ，经 检 查 发 现 已

是肝癌晚期。原来她早就感

觉 身 体 不 适 了 ，只 是 不 想 拖

累我们而一直没说。

11 月 上 旬 ，她 住 进 了

ICU，两 天 后 ，陷 入 昏 迷 ，然

后被送回家。

母 亲 躺 在 大 厅 的 床 板

上 ，床 头 正 对 着 窗 口 。 窗 外

的 桂 花 开 得 正 旺 ，阵 阵 清 香

从窗外飘进来。我给她喂了

粥水后，在她耳边轻轻地说：

“妈，您已回到家了。您种的

桂 花 开 得 正 旺 ，您 可 闻 到 花

香 ？”我 哽 咽 着 ，说 不 下 去 ，

泪水模糊了双眼。昏迷中的

母 亲 似 乎 听 懂 了 ，眼 角 溢 出

了两滴泪水。

回 家 第 四 天 凌 晨 ，母 亲

怀着对亲人的依依不舍驾鹤

西 去 。 从 她 住 院 到 去 世 ，仅

二 十 天 。 每 每 想 到 这 ，我 就

十 分 难 过 和 自 责 ：为 何 不 早

点带母亲去检查身体？

母 亲 走 了 ，我 们 把 父 亲

接 到 城 里 住 ，娘 家 变 得 空 空

荡 荡 。 只 有 屋 边 的 桂 花 ，还

在自顾自地生长。弟妹们说

要把桂花移到我住处的园子

来。我说，别搬，让它伴随母

亲的魂灵，守在老屋吧。

今 年 春 节 前 夕 ，我 有 事

回 到 娘 家 ，见 到 母 亲 种 下 的

桂 树 又 开 花 了 ，不 禁 热 泪 盈

眶。

母 亲 啊 ，您 像 桂 树 一 样 ，

默默奉献，朴实无华；您的爱

像 四 季 常 开 的 桂 花 一 样 ，芬

芳四溢，缭绕心田。

不 是 花 中 偏 爱 桂 ，只 是

有桂花在，母爱就不会走远。

惜春
文/潘嘉惠

我捏紧一朵黄色的风铃花，

就像捏紧春天的手。

我时常叹息春归无觅处，

却又怕一转身的时候，

春天会了无声息地流走。

我托鸿雁请求春天停留，

可满地的黄叶告诉我，

春天的脚步是流水，永不停歇。

白云是融在春天心头的雪，

化银丝千缕，中有惜春千千结。

奈何微雨终停歇，

春光依旧曛得路人醉，

惜春结顷刻渺如烟。

路边的芒果花还在枝头浅笑，

印一抹轻吻予春天，

不理会风火无痕，

更无关身后墨绿的影迹。

新绿也来把春意盎然的意义

诠释，

黄叶的告别正是他登场的契机。

风铃花劝我把执着放下，

就像放开今捏着她的拳头。

一切或应笑在春风里，

不必介意春天终将别离。

二月
等一场茶花雨

文/雨尘

等你

在狮山的植物园里

二月的春风，摇落一场

或红或白，或粉或黄

的雨

那不是

揉碎一地的悲情故事

也不是

茶花欲笑还颦的忧伤

那是尘世的风

把枝头的字句，吹落一地

堆积成诗

我站在诗行里

回望过去

我在茶花雨里徜徉

拈花浅笑

统筹/整理 何万里

我 养 了 一 只 仓 鼠 ，它 可

爱极了。

这 只 仓 鼠 的 毛 是 橙 色

的 ，所 以 我 给 它 取 了 个 名 字

叫“小橙子”。它的耳朵外橙

内白，中间还灰灰的，它有一

双黑乎乎、油亮亮的眼睛，它

的 爪 子 又 尖 又 细 ，还 有 一 条

又短又小的尾巴。

它 吃 饭 时 ，总 是 会 从 它

的“ 饭 碗 ”里 拿 吃 的 ，对 于 地

上的食物不屑一顾。它吃东

西时，用爪子抱着食物，用牙

小 口 小 口 地 咬 ，嘴 里 发 出

“ 咔 、咔 ”的 声 音 ，可 爱 极

了 。 喝 水 时 ，用 爪 子 抱 着 水

管，小嘴吸啊吸，还有许多泡

泡 一 嘟 一 嘟 往 上 冒 ，就 像 一

条 鱼 在 河 水 中 央 吐 水 泡 ，实

在不想说它不可爱。

有 些 时 候 它 也 是 很 淘 气

的，它用后腿踢着头上的毛，

速 度 不 比 一 台 电 风 扇 慢 ，但

那会扬起一些碎末来。可别

说 这 就 叫 淘 气 ，它 还 会 用 身

体 来 抖 动 毛 发 ，比 手 机 电 话

震动快多了。即使会扬起一

地 碎 末 ，但 你 见 了 也 不 会 生

气，因为它是那么可爱！

它 睡 觉 时 更 可 爱 。 它 睡

觉时，身子像一颗乒乓球，眼

睛 眯 成 一 条 缝 隙 ，耳 朵 向 后

伸，前后爪抱在一起，时不时

会 抖 一 抖 。 尾 巴 一 时 向 上 ，

一时向下，实在是太可爱了，

让我忍不住会摸它一下。

仓 鼠 的 家 要 清 理 时 ，它

会 开 心 地 跳 进 小 杯 子 里 ，左

舔一口右舔一口，洗完后，它

又欢快地跳回来。

我 的 仓 鼠 真 是 可 爱 ，尽

管 它 再 调 皮 ，我 也 一 直 喜 欢

它 ，它 是 那 么 地 活 泼 、可 爱

啊！

可爱的仓鼠
文/黄佳睿

不是花中偏爱桂
——回忆我的母亲

文/杨柳依


